
自强自信自强自信，，他们开启人生他们开启人生““下半场下半场””

身处夹缝身处夹缝，，退市已是必然退市已是必然

车轮之上车轮之上，，见证人世百态见证人世百态

1992至2001年底，芗城区政府共投放人力客运三轮车1191辆，
用于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

2002年初，市政府推行人力客运三轮车改型政策，将侧座式三轮
车改型为后座式三轮车，并新增后座式三轮车103辆，芗城区人力客
运三轮车增至1294辆。

2008年，市政府出台文件，推行人力客运三轮车与出租车运力
按比例置换政策，芗城区人力客运三轮车削减至843辆。

2016年，人力三轮车私自加装动力整治相关通知发布，期间共
取缔99辆，芗城区人力客运三轮车削减至744辆。至此，芗城区人力
三轮车营运车辆共计 744辆，管理单位 11个，龙文区人力三轮车营
运车辆约200辆，管理单位2个。

2019年12月16日，芗城区人力客运三轮车营运专项整治行动通
告发布，正式回收人力客运三轮车营运牌照。截至2020年5月24日，
芗城区人力三轮车营运车辆已回收722辆次，完成总数的97.04%。

☉本报记者 周杨宁 蔡楠楠 通讯员 陈志昌 整理

聚焦 要闻部 责任编辑/徐镜正 林 堃
电话：0596-2593088

E-mail:ywb2593088@163.com 32020年6月11日 星期四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我话比较少，没什么工友，附近有几个平日里
常碰面的同行，现在也看不到他们了。”卢小英没有
上过学，孤身一人居住在东铺头社区，记者采访时，
她倚靠在人力三轮车车头，一人一车，在车水马龙的
市医院南门，显得形单影只。往日，同是这个路口，
总会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力三轮车集聚在一起话家
常。“他们应该都去退了，像我这样还在踩的，也没剩
几个了。”

卢小英说自己是个老实人。“他们都笑我胆小，
不敢加装动力，但我觉得那样非常危险，坚持用人
力。”因为没有加装动力，卢小英赚得比人家少，但
她觉得踏实。而一旦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她都
觉得不踏实，“本来就是没出路才来踩三轮车，三
轮车如果不让运营，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卢小
英的年龄还不算特别大，体力也还可以，她也听说
这个年纪还可以去做家政，帮人打扫卫生等，也有
人跟她说可以去摆摊，做这些收入或许都比踩三
轮车高，但卢小英还是很茫然，没有尝试改变的勇
气。“补偿金也只够缓冲几个月，我想还是走一步

是一步，再想想别的出路。”
在中医院门口，还有几名车夫坚守着。他们大

都两鬓斑白，问起为何还不退市，他们有的言语中透
着不甘，认为半辈子赖以生存的活计，一旦失去了，
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还有的认为其他工作时间
限制多，没有踩三轮车自由，他们不想做。

但阮惠坤却不这么认为。在办完三轮车退市手
续后，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但他坚
信，只要积极尝试，总会找到能干的事情。“我以前是
修理自行车的，后来维修点拆迁没得做了，就去踩三
轮车，这一踩就二十几年，这次政府说要回收，我想
也是时候再找工作了。”阮惠坤托了很多朋友帮忙
问，自己也到餐馆、物业公司等挨家挨户地问，有没
有洗碗工、保安等合适的岗位。

很快，阮惠坤在一家健身会所找到了工作，负责
泳池的清洁、杂物管理等事务，每个月收入 2300元，

“虽然没有踩三轮车自由，但是不用风吹日晒，工作
也挺简单轻松，这个收入也不比踩三轮车少，我还是
很满意的。”而转行顺利，其实也在阮惠坤的意料之

中，“我这么大年龄，找工作肯定是难的，但这也仅仅
是要不要找的问题。心态放好一点，为人和善少计
较一点，总能找到出路的。”

与阮惠坤一样，55 岁的郭国河也是看到《通
告》后第一时间退市，赶紧找其他工作，在朋友的
介绍下，他到一工厂打工，月收入近 3000 元，比自
己踩三轮车还高。“以前踩三轮车自由惯了，现在
上班了，一开始不适应，但很快就适应了，在社会
上生存，总是要我们自己做出改变，去适应社会
发展的。”

在西桥、新桥、东铺头等街道，记者了解到，不少
人力三轮车夫退市后，都找到了自己能接受的工
作。其中，保安、快递员、家政、保洁等行业较多人从
事。“关于三轮车退市，我们也有准备一些补偿举措
办法，有主动退市补偿，根据退运人员的生活情况落
实特困生活补助。对于在劳动年龄段的退运人员，
我们有推介岗位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等办
法。”芗城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记者 周杨宁 蔡楠楠

距离漳州市区人力三轮车距离漳州市区人力三轮车退市已不到一个月了退市已不到一个月了

三轮车夫三轮车夫的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
“来来来，三轮车，三轮车……”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客运站、商业街、医院等人流聚集

的地方，这样的叫喊声总是此起彼伏。
穿梭于市区大街小巷的人力三轮车，曾是漳州市区独特

的风景线，也是漳州几代人的乡愁。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力三轮车已经不是大多数市

民的出行选择，而依法管理缺乏法律支撑、扰乱道路交通秩
序等问题，注定了人力三轮车终将退出中心城区的舞台。

去年 12 月，一纸通告发布，今年 7 月 1 日起，市区的人
力 三 轮 车 将 全 面 退 市 。 那 些 以 人 力 三 轮 车 为 生 的 车 夫
们，有坦然、有不甘、也有迷惘，他们又将如何开启“后三
轮车”时代的生活？

去年 12月 16日，林双惠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她来到家附近的停车场，擦拭着一辆落满灰尘

的人力三轮车，她的脑海里不断回想起的，是过去三
十多年的每一天：清晨，她的父亲郑打铁将三轮车擦
拭干净后，开始在市区的大街小巷穿梭，从尘土飞扬
的土路到平整的水泥路，再到宽敞的柏油路，她的父
亲成了市区的“活地图”。每当有外地游客，父亲总
会向他们讲述漳州的人文历史，带他们品尝漳州的
特色小吃……

“是时候和三轮车说再见了。”林双惠的眼眶有
些湿润，那是怀念，也是不舍。她说，在她们家最困
难的时候，是“三轮车”养活了他们全家，并让他们逐
渐过上好日子，供他们姐弟几人读书。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家很困难，靠父亲偶
尔打零工，朝不保夕。和当时不少生计困难的群众
一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我父亲去踩三轮车，我
父亲很珍惜这个机会，起早摸黑，非常拼。”林双惠
说，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中前期，是人力三轮车发
展的黄金期，依靠父亲一人踩三轮车，家庭收入逐渐

稳定，还略有盈余。“我父亲是早年的高中生，有文
化，能讲普通话，经常能接到外地来漳旅游观光的游
客，90 年代初，经常有游客包车，一天就 120 元，而那
时一碗豆花才三五毛。”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力三轮车夫一样，郑打铁
也是一副古道热肠。林双惠记得特别清楚，1992年，
郑打铁在长途汽车站门口载了一名江西乘客。乘客
从银行取了一麻袋 10 元面钞的人民币，那是一袋救
命钱，要赶去市医院给亲人缴交医疗费，没想到在长
途汽车站附近遭遇盗窃。正当这名江西籍乘客着急
得不知所措时，郑打铁联合几名踩三轮车的工友一
起追小偷，小偷追到了，郑打铁为了讨回这笔钱，和
小偷狠狠地打了一架，好在最后钱讨回来了，但郑打
铁也受伤了。林双惠说，在那个年代里，他的父亲因
为见义勇为，经常被公安部门表扬。

“那时我父亲的工友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发生
在三轮车上的故事，那就是当时的城市百态，还有
人生的酸甜苦辣。如今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的
工友们也大都退休或转行了。人力三轮车退市，

大家其实都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于是，在林双惠
看到《关于在市区开展人力三轮车营运专项整治
工作的通告》后，她便来到西桥街道办理三轮车退
市手续。

在这份《通告》中，详细列举了补偿方案，其中给
予退出营运的车主一次性补助金 1500元。根据主动
退市、上交车身及牌证的时间段另行给予差别化奖
励。2019 年 12 月 16 日 8 时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18
时止，每辆奖励 2000 元；2020 年 4 月 1 日 8 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18 时止，每辆奖励 500 元；2020 年 6
月 1 日 8 时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18 时止，没有按规
定退市、没有上交人力客运三轮车车身及营运牌证
的，只对车辆退出营运进行补助，不再享受其他退市
补偿奖励优惠政策。

“反正早晚都是要退的，倒不如积极配合政府，
还能拿些补贴，早点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直到看
到通告发布的前一天，66 岁的阮惠坤还在踩三轮
车，但他想得很清楚，毅然来到新桥街道办理退市

手续。 ⊙本报记者 周杨宁 蔡楠楠

70 岁的郑民财也是最早办理退市的三轮车主
之一。1996年，曾在长泰上山下乡的他回到漳州后，
由于下岗没有工作，便蹬起了人力三轮车。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一个月有几百元的收入，解决了郑民
财一家的温饱问题，子女读书也没有后顾之忧。大约
到了 2005年前后，郑民财身体不适，他的妻子陈秀美
接过他的车把，替代他继续踩三轮车。直到 2010年，
子女工作稳定，踩三轮车不再是家庭“刚需”，孙子出
生后要帮忙照看，陈秀美便不再踩三轮车了。

郑民财夫妇把三轮车租出去。当时，不少上了
年纪踩不动的、子女有出息要退休的老车夫都选择
这样做。“大都是租给一些外地来的，一时间找不到
工作的人。”郑民财说，当时租金只是象征性地收一
两百元，有的甚至没收，但即便这样，租出去两三年

后，人家也不租了，“那时候踩三轮车已经不好赚了，
人家就不再租了。”

郑民财很清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力三轮车已
不是市民出行的第一选择，“2000年前后出租车开始
增多，那时就不是三轮车的黄金期了，但还是能维持
生计，但到了后来出租车普及，公交线路越来越多，再
后来又有滴滴、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尤其最近，很
多公交还免费了。而三轮车速度慢，又风吹日晒，价
格也没有优势，有的车夫又喜欢逆向行驶、闯红灯，市
民乘坐没有安全感，肯定就越来越没市场了。”郑民财
认为，既然已经没有市场，政府回收是好事。

“真的该退市了吗？我手机里还有很多老人的
电话，他们有时出门还会坐三轮车。”55 岁的卢小英
还在踩三轮车，尽管目前的收入已让她捉襟见肘。“现

在没市场，我们一个月收入也仅有 1000元左右。”
然而，政府作出三轮车全面退市的决定，不仅仅

是因为市民的出行已不依赖人力三轮车、市场现状
不容乐观。芗城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三
轮车管理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国家和我省道
路运输条例都没有关于人力客运三轮车管理的具体
条款，只是根据市、区两级政府和交通部门的通告、
通知和规定实施管理，“交通部门在行业监管时缺乏
法律支撑，就衍生出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三轮车衍生出的交通安全问题，群众反
映较为强烈。芗城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
是擅自加装动力，因速度过快造成事故时有发生，给
道路秩序、交规安全、客运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本报记者 周杨宁 蔡楠楠

三轮车夫在路边小憩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一位三轮车夫加入了许多微信群，以便关注招工信息，为以后的日子做
打算。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一位三轮车夫一大早就做好防晒准备，在路边等客。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更多元化、更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三轮车渐渐成为“历史”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一位载客的三轮车夫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三轮车 三十年


